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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一）







驪驪是我的情人，是的，她僅僅只是我的情人，而沒有其他的任何什麼關係。



驪驪今年25歲，是我的一個生意夥伴公司裡的小文員。



其實她長得並不算漂亮，身材也只能算是中上，學歷也不過是大學本科，但是為什麼她會成為我的情人？



我也不大清楚，和我以前的那些情人們相比，她更瞭解自己的優點和不足，可能更懂得如何用自己的長處來吸引男人，也許就是這一點使得她比別的女人更有一種特別的氣質……



或者也許只是因為所謂的「審美疲勞」。



總而言之，她和我接觸過的其他女人有著太多太多的不同了，所以我才會格外的注意她吧。



我和她的認識只是源於生意上的一些例行公事，預約會談、工作餐什麼的，不過慢慢的，我開始在半夜給她打電話，她並不反感我，於是我們開始單獨約會……



直到有一天，她在我的辦公室和我度過了充滿激情的一夜。



其實我知道驪驪是有一個男朋友的，而且我也知道他們已經買了房，春節後就要結婚了。



不過我覺得這樣最好，我根本就不希望她真正介入我的生活，我只希望我和她之間只是一段比較長一點的ons罷了，她還是應該有她自己的生活的，和她的男朋友一起。



也許等她結婚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就該結束了吧。



可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並不總是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發展的，這使得很多時候我都會覺得生活是在嘲笑我們的幼稚。



現在回想起來，春節時發生的事情仍然像一場惡夢一樣：



我老婆發現了我和驪驪之間的關係。



我老婆是青島人，在她的身上，有著北方女人的美麗和北方男人的火爆脾性，至少在脾氣上，她和驪驪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女人。



她知道我們關係的那個晚上正是大年初一，她用我的手機給驪驪打了整整一個晚上的電話。



我不知道她們兩個女人都說了些什麼，但是第二天早上當老婆紅著眼睛把手機砸向我的時候，我知道她們談得並不順利。



東窗事發後我的公司正好和美國有一單生意要談，於是我藉著這個原因逃去了美國避風頭。



按照以前處理這種事情的經驗，只要把兩個女人都晾在一邊一段時間，然後分別哄一哄，再各自花點錢就可以擺平了。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並不是非常的在意。



半個月後生意談成，我提前一天從美國回來，沒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找了驪驪……



我的幼稚再一次被生活嘲笑了，事情又一次超出了我的預料，我和驪驪度過了銷魂的一夜後，第二天早上，這個女孩溫柔地依偎在我懷裡，用她一貫輕柔的聲音告訴我她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而她也已經從他們的新房裡搬了出來。



他們原來準備春節後結婚的，現在看來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了。



這個消息讓我覺得非常的頭痛，原以為我和她的關係只是一段一夜情，妳情我願，提褲子走人，可誰知道這事情的發展越來越超出我的預料了。



我發現自己就要被這個女孩粘上了。



那天我以工作忙為由很早就離開了，其實我知道自己找的這個藉口並不怎麼樣，不過那時候我更關心的已經是如何把這個女孩甩掉的問題了。



老婆那邊相對好處理一些，畢竟我和她都是坐在一條船上的，彼此之間的利益交錯太多，無論是誰翻船，對方都沒有好果子吃，所以我一點也不擔心我老婆會把事情鬧大，自然我也會向她保證不會再和那個女孩發生任何來往。



隨著我的冷處理，事情似乎漸漸又回到它應在的軌道上去了。



不過倒霉的事情往往會在你感到得意的時候發生。這個真理又一次被驗證了。



3月份的一天，驪驪給我打來了電話她懷孕了。



這真的是很老套的情節啊，姑且不論我們每次做的時候都有充足的預防措施，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醫生說我精子活力不足，也就是說，我根本就沒有生育能力來的……



這件事，我從沒告訴過任何一個情人，只有我和我老婆知道，對外我們都說是她不想要孩子……



所以我從來都不擔心我的那些情人們會以有了孩子這樣的藉口來要挾我，問我要錢。



可是誰知道，驪驪居然……



我一直以為她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呢……



電話裡她還要我在她和我老婆之間作一個決定。



「我能給你她不能給你的……」這是她的原話。



25歲的女孩，終究還是太天真了。



也許我得和她當面談一次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二）







接到驪驪的電話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了她的新家，那是她自己找的房子，當然房租是我以她的名義付的。



房子就在她的母校旁邊的小區裡，位於3樓的二室一廳，給她一個人住倒也挺愜意的。



驪驪看上去顯得精神很好的樣子，她把我關在客廳裡，一個人在廚房裡張羅著晚飯。



我坐在客廳裡百無聊賴地一邊看著電視，一邊遠遠地看著她忙碌的背影，突然想起，我老婆很久沒下廚房做過飯了……



晚飯也還算豐盛，是紅酒和牛排，免不了的還有燭光，有時候女人就是喜歡這種俗氣的浪漫……



飯前我們舉起紅酒碰杯，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一時間兩人都僵在那裡，半晌我才順口說道為了紀念我們相識半年……



飯桌上兩個人基本都沒有什麼話說，只有刀叉碰撞盤子發出的叮噹聲偶爾會打破房間裡的平靜。



牛排煎得很老，很難下嚥，只有紅酒的味道還算是不錯，喝下去讓人覺得胃裡暖暖的……



這頓氣氛尷尬的晚餐終於結束了，我和驪驪隔著飯桌面對面坐著，當中是已經燒了半截的蠟燭、喝剩的紅酒和吃剩的牛排，我想如果把這個場景拍成照片一定會非常搞笑。



我們互相對視著，只有燭光一閃一閃的。



我這時才注意到驪驪穿著我給她買的那套白色的低胸晚禮服，那是我送給她讓她結婚的時候穿的。



她曾經告訴我說那是她最喜歡的衣服，現在看來，這衣服的確很稱她。



低胸的晚裝設計更加襯托出她豐滿的身材。



其實她的氣質的確比我老婆好很多，就算比起我以前的那些情人們也絕對不差……



我們依然互相對視著，驪驪忽然探起身來吹滅了蠟燭，房間裡頓時暗了下來，藉著窗外的燈光，我看見她站起身向我走來，接著一個柔軟的身軀就滑進了我的懷裡。



她的身體還是那樣迷人，我不禁伸手環著她的腰，把她抱在自己的腿上。



女孩柔軟的雙唇落在我的臉上，她期待著我的回應，我的呼吸不禁漸漸變得急促起來。



驪驪一邊吻著我，一邊伸手扯掉我的領帶、解開我的襯衫鈕扣，一雙柔軟溫暖的小手伸進我的懷裡，在我的胸口輕柔地愛撫著，然後一直向下劃去，最後她解開的我的腰帶，我配合著她的動作把自己的褲子褪到了膝蓋上。



驪驪的雙手溫柔地套弄著我早已勃起的小弟，然後她像蛇一樣從我的懷裡滑下去，跪在了我兩腿間的地板上，我在黑暗中看見她抬頭向我微笑著，眼眸閃閃發光。



接著，她溫柔地低下頭，張嘴含住了我的小弟，女孩子那溫暖濕潤的口腔讓我不禁全身猛地一震，大聲地呻吟了一下。



她的舌頭靈活地纏繞著我的小弟，挑逗著他，就像在吮吸著一根好吃的棒棒糖。



我不由一邊伸手摟住她的小腦袋，一邊運用腰力在她的嘴裡抽插起來。



她的口技真的很不錯，沒過多久我就忍不住要射了，我摟住她的頭的手忍不住加大了力道，抽插的速度也漸漸地加快了起來，可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驪驪突然在我的小弟上輕輕地咬了一下，雖說輕咬的力道不大，但足以讓我痛得叫出聲來，停止了動作。



她站起身來，湊過來吻住我的嘴，雙手輕柔地撫弄著我的小弟，然後在我耳邊輕輕說道：「不可以射在嘴裡的哦。」



我的小弟被她剛才那麼咬了一口，已經無精打采地垂下頭去。



驪驪用手撫弄了一番不見起色，於是她拉著我站起來說：「那麼，我們洗澡去吧，我幫你擦背。」







（三）







站在那小小的浴缸裡面，我發現牆邊的噴頭只夠到我的脖子，我不得不一手舉著噴頭，另一手往身上擦浴液。



驪驪穿著她那套華麗的晚禮服站在浴缸外面，因為禮服很長，她小心地提著長長的下擺，不讓衣服碰到地上。



她光著腳，沒穿鞋襪，一邊調皮地踩著地上的積水，一邊看著我滑稽的樣子笑得前仰後合。



我實在不習慣在這麼小的浴室裡洗澡，於是轉過頭用盡量嚴肅的語氣對她說：「別在外面看笑話了，過來幫我擦背。」



驪驪嬌嗔地答應了一聲，讓我幫她把晚禮服背後的鈕扣解開，然後彎腰把內褲先脫了下來。



她兩手提著禮服，挑逗地看著我說：「裡面是真空的哦。」說完就逃出了浴室，跑到外面去脫她那心愛的禮服了。



看得出，她真的是非常喜歡這件衣服的。



等她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全身上下已經是一絲不掛，不著寸縷了。



然而當她也站進浴缸裡以後我才發現，這個小浴缸站了兩個人之後幾乎就轉動不了身體，更顯得擁擠，兩個人只好互相抱在一起，扭捏了半天才洗完。



我逃也似地從那小小的浴缸裡跳了出來，正四下看著，準備找一條浴巾擦乾身上的水珠，驪驪卻站在浴缸裡向我張開雙臂，撒嬌地說：「抱我上床。」



看著眼前滿身小水珠的出浴美人，我也顧不得去找什麼浴巾了，一步上去就把她橫抱在胸前，她摟著我的脖子，我托著她的身體，我們兩個就這樣赤身裸體地往臥室走去。



穿過客廳就是臥室了，我站在臥室的門口，想著怎樣才能開燈，驪驪輕輕地咬著我的耳朵說：「別開燈了，上床去。」



藉著窗外模糊的燈光，我看清了臥室裡有一張挺大的雙人床，於是我把她重重地往床上一扔，自己就勢撲在了她的身上……



這次我們的前戲非常的瘋狂，我好幾次都差點忍不住要射了出來，終於，我把她壓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她的下身濕漉漉的，不知是水珠還是愛液，我們不再打鬧，我慢慢準備進入她的身體，就在這時，驪驪突然在我的耳朵邊上輕輕說道：「我沒有懷孕，我騙你的。」



我覺得身體裡面有一股氣立刻就洩掉了，原本堅挺的小弟又一次垂下了頭去，我翻身躺在她的身邊，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驪驪往我身上靠過來，她的小腦袋枕著我的胸口，一隻手在我的肚子上劃著圈圈。



她問我：「怎麼了？我沒有懷孕，你很失望嗎？」



「其實我早就知道妳沒有懷孕了，只是……妳為什麼要告訴我妳是騙我的？」



我其實才不關心她為什麼要騙我，我只是覺得正在興頭上被人打斷是很不爽的一件事情，特別是今天，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驪驪，妳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的……我看……我們的關係，還是就到此為止吧。」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和她攤牌的好時機，妳既然不讓我爽，那麼我也如數奉還。



我嘆了口氣，繼續說：「明天我會給妳一張支票，就算是我對妳的一點小小的補償吧……妳……」



我的話還沒說完，驪驪突然坐起身來說道：「你的錢，你的錢都是些來路不正的東西，你不要再陷進去了。」



她的這話倒是讓我嚇了一跳。



我的錢的確來路不正，可是關於這錢的來路，只有極少的幾個人知道的，像驪驪這樣的小角色，她絕不可能知道背後的事情。



我哈哈一笑，伸手拉著她的胳膊把她摟在懷裡，點著她的鼻頭問道：「妳一個小文員知道什麼啊？我的公司生意那麼大……」



沒想到她又一次打斷我的說話：「我當然知道，我知道你們幫東南亞毒販洗錢的事情……」



話沒說完，她自己摀住了自己的嘴巴，看來她也知道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



話說到這個地步，我不想再去探究她話裡的真假了，我們的確在幫黑幫和毒販洗錢，驪驪這麼說，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證據，但所謂「無風不起浪」，我想她一定是聽到了什麼風聲，憑她這麼聰明的腦袋，分析出這個結論不難。



可是她不是我公司的員工，是什麼地方走漏了風聲？



我還在想該用什麼話套她，她卻翻身下床，順手打開房間裡的頂燈，走到旁邊的書桌裡翻出一份檔案，又走回我身邊。



「我先說明，這不是我故意拿的，是你上次掉在我這裡的。」



她給我看那檔案之前很認真地解釋著。



她翻給我看那檔案上作了記號的部分，我不禁緊張起來，這是一份原始的財務報表，我一般都是把它們銷毀的，怎麼偏偏會漏掉這一份？

我正努力檢討著自己什麼地方做的不對，卻沒注意到驪驪已經不在說話了，等我注意到房間裡很安靜的時候，才發現她正表情複雜地看著我。



「你快從裡面脫身出來吧，做這個沒有好下場的……你離開他們，和我在一起，我們可以……」



我實在沒耐心聽她說什麼浪子回頭的故事，25歲的女孩子真的這麼天真？



潛意識告訴我這事情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不過我現在沒心情去想這整件事情後面的經過，我只想拿回那份報表，讓這件事情到此結束……



我從驪驪手裡拿過那份報表，問她：「這件事情只有妳知我知，決不能再有其他人知道，明白嗎？」



我一邊說，一邊把那份報表撕成碎片，在床頭的煙灰缸裡把它們燒成紙灰。



「我知道，我誰都不會說的。」



驪驪很安靜地在旁邊看著，像平時一樣輕輕地說：「你也答應我，不要再做下去了，和那個女人離婚，和我在一起……」



我看著煙缸裡的火苗暗淡下去，每一片紙都變成了灰，然後我拿著煙灰缸走去衛生間，把這些紙灰統統衝進了下水道。



我用涼水沖了沖頭，讓自己冷靜一點。



「驪驪這個女孩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她背後一定有什麼人在支持她，他們以為抓住了我的把柄，可以來要挾我了？」



我可不是逆來順受的人，別人怎樣對我，我就會如數奉還，對這個女孩，也一樣。







（四）







我走回臥室，驪驪還坐在床邊，顯得若有所思的樣子。



我在她身邊坐下，問她：「妳的老闆是誰？」



她有些吃驚地看著我：「我的老闆？你在說什麼？你不是知道我的老闆是誰嗎？你……」



我沒空聽她問問題，我四下看了一下，窗是關著的，窗簾也拉著，床頭櫃上什麼都沒有，床的一頭摞著被子和枕頭。



我伸手搭著驪驪的肩，拉著她一起橫躺在床上，然後我翻身跨騎在她身上，她以為我要和她做愛，笑了一下，正想說什麼。



我拿起旁邊的枕頭，很厚，也很重，我一邊把被子推到地上，免得妨礙運動，一邊說：「告訴妳們的老闆，想動我，妳們還沒那本事。」



驪驪有些迷惑地看著我。



「你到底……」



她的話沒說完，我已經連人帶枕頭撲在了她的臉上，我根本不在乎她到底是個什麼角色，我就是要殺了她，讓屍體告訴背後的指使人，「有本事你來動我看看！」



我把枕頭包住驪驪的腦袋，然後用左手按著她的臉，想用右手去掐她的脖子，可是沒想到的是，女孩子掙扎的力量好大，她扭動著身體，硬是差點把我從她身上甩下去，我的左手一滑，枕頭歪了一下。



驪驪的腦袋露出來大半，她驚叫了一聲，我連忙用右手抓著枕頭又蓋下去，把她的半聲驚叫又堵了回去。



沒辦法，我只好把兩隻手都用來按著她的臉，整個上半身都幾乎壓在她的臉上了。



也許驪驪已經知道我想殺死她的想法，她的掙扎非常的激烈，隔著厚厚的枕頭，我都能聽見她發出的「嗚嗚」的聲音；



她的雙手在我的手臂上、背上、胸前……



反正只要是她夠得到的地方用力拍打著，有時候還用力地抓著我的手臂，想把我從她身上拽下來。



不過我差點被她甩下來一次，已經知道了她的力氣不小，所以我更是把吃奶的勁都用上了，她一時也不能把我的手移動開來。



驪驪的臉被枕頭捂著，她拚命搖著頭，雙手在我的身上到處亂抓，她的全身也扭來扭去，弄得我只好把原先前傾的身體往後坐，一來躲開他的雙手的亂抓，二來壓著她的身體讓她不要亂動。



我的雙腿像騎馬一樣緊緊夾著女孩的腰，她的身體不能隨便扭動了，於是她又開始用她的雙腿來掙扎。



女孩的腿在空中揮舞著，膝蓋不斷地撞到我的背上，她的腳跟砸在床上，發出「彭彭」的悶響。



「妳這丫頭力氣還不小嘛！」



我一邊扭動著身體使自己能控制住身下女孩的掙扎，一邊還忍不住和她說說話。



大概過了2、3分鐘的時間，驪驪的掙扎就不像一開始那麼激烈了，而動作的幅度也沒那麼大了，從枕頭下面傳出的「嗚嗚」聲也漸漸聽不到了，她的雙手還抓著我的手臂，但是很明顯地可以感覺到她的手上已經沒什麼力氣了；



她的膝蓋已經很少能撞到我的後背了，而她的雙腿也不再在空中揮舞了，更多的時候是在床上一下一下地蹬著。



我想，她大概快不行了。



可是又是2、3分鐘過去了，身下的女孩仍然在不緊不慢地掙扎著，她的雙臂已經無力地癱在兩邊，偶爾還揮動幾下，而她的雙腿卻還是一下一下地蹬著，雖然力氣已經很小，但是她還是活著的。



她的身體已經不再像泥鰍一樣滾來滾去，於是我小心地坐起身來，雙膝跪著，再次把全身的力氣都壓在女孩的臉上。



「快結束吧，快點結束吧。」



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馬上就要失去耐心了，我甚至想，如果1分鐘以後她還在掙扎，我就放開她，讓她活下去。



可惜的是，她錯過了這個機會。



驪驪的全身突然抽搐起來，她的下巴抬起來，頭向後仰去，我幾乎按不住她；



她的雙臂伸直，雙手五指分開，先是一點點抖動，然後是全身性的痙攣和抽搐，我看不到自己背後的情況，但是我可以感覺到她的雙腿都彎曲了起來，兩條大腿都在我背上磨擦著，有點像做愛時達到高潮時的情況。



她掙扎了這麼久，我的小弟一直和她的胸腹摩擦著，女孩柔軟的身體使我的小弟又一次高高地抬起頭來，我回憶著以前和驪驪做愛時美妙的感覺，想像自己正在她的身體裡面衝撞著，就要達到爆發的巔峰……



突然，從我的身後傳來「彭」的一聲，我不由自主鬆開手，回頭一看，女孩剛才抬起的雙腿現在正直挺挺地伸在床上，剛才的聲音就是她的雙腿落在床上的時候發出來的。



我舒了口氣，回過頭來，這才發現身體下面這個一直在和我對抗的女孩真的已經不動了，她的全身毫無力氣地癱軟著。



我有些好奇，一切都結束了嗎？



我小心翼翼地把枕頭從她臉上挪開來，她的頭髮披散在臉上，不過還是看得出女孩的臉上毫無表情，雙眼睜著，嘴也微微地張開來。



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沒有反應；然後我又把手指放在她的鼻子下面試了試，沒有呼吸；



我又試了試她的頸動脈，也已經停止了。



「終於，結束了。」



我一時有些不能接受，驪驪，她就這麼……



死了？



雖然我是想殺了她，但這畢竟是我第一次殺人，我不知道人死了到底是什麼樣的，我甚至擔心她會像電視劇裡常演的那樣突然又活過來。



我坐在驪驪的身上喘著氣，空蕩蕩的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的呼吸聲，我一時不知道該幹什麼，於是翻身下床，準備到客廳去拿枝煙來抽，誰知我的腳一著地頓時發軟，整個人就倒在了地上，這時候，我的心裡才感到了一陣陣的害怕，我殺人了！我真的殺了一個人啊！







（五）







從客廳的衣服裡摸了一包煙出來，我回到臥室，坐在床邊的地板上抽了起來，淡藍色的煙霧慢慢升騰，然後在房間裡消失。



我背靠著牆，看著橫躺在床上的驪驪的身體，這時候，她應該被叫做「屍體」了吧。



她的左臂從床邊垂下來，左手無力地伸展開來；



相反的，她的左腿卻只是直直地伸在床邊，左腳向床外邊歪著。



我盯著她的腳看了半天，發現女孩的腳真得很有看頭啊。



抽完了一枝煙，覺得身上又有力氣了，於是我站起身來走到床邊，低頭看著床上的屍體。



女孩的兩腿分開，在兩腿間的床單上是一大片濕掉的痕跡，曾聽說人死後是會大小便失禁的，這樣看來，驪驪她是真的已經死了。



從她平坦的小腹到豐滿的雙乳間，竟然有一大片精液，難道我剛才居然射出來了？



我甚至都沒有享受到快感……



我有一點沮喪，今天真的不順，一次都沒有做到完美。



往上看去，死去的女孩的雙乳仍然是那麼堅挺，她的乳頭突起，難道她臨死前也感到了興奮？



再往上看，她的臉上還是那樣毫無表情，雙眼睜著，嘴也微微地張開來，只是這時候看上去卻居然是一幅很銷魂的樣子。



剛才在飯桌邊的那一幕又浮現起來，我有點後悔剛才沒在她的嘴裡射出來了。



沒想到這個時候，我的小弟居然又一次用力地抬起頭來，一幅慾求不滿的樣子，這時候的我已經顧不得眼前是一個已經死去的女孩了，我再次爬上床，跨騎在驪驪的胸前，她的雙乳貼著我的大腿根，就像她活著的時候一樣讓人興奮。



我托著她的腦後，讓女孩抬起頭來，死去的女孩似乎比平時重了很多，我小心地把小弟伸到她的嘴邊，可是我一手要托著女孩的頭，另一手要扶著自己的小弟，沒辦法把她的雙唇再扳開一點，我忙了半天也沒成功，女孩柔軟的雙唇一直摩擦著我的小弟，反而使得我心中的慾火更加竄升。



我有些氣急敗壞地跳到地上，記得她平時都把避孕套放在床頭櫃的抽屜裡的……



於是我翻了一個避孕套出來，三兩下戴好，又一次爬上床跪在驪驪的胸前。



「讓我們再來一次吧。」



這一次，我拉著她的手臂讓她坐起來，一手扶著她的後腦，另一手捏著她的下巴扳開她的嘴。



避孕套上的潤滑劑讓我順利地把小弟伸進了女孩的嘴裡，雖然驪驪已經死了，但是她的口腔裡還是和剛才一樣的溫暖、濕潤，儘管她的舌頭不會主動來纏繞挑逗我的小弟，但是我卻可以用我的小弟去挑逗她的舌頭。



我試著鬆開捏著她下巴的手，女孩的嘴慢慢地合了起來，不過由於我的小弟被她含在嘴裡，所以她的嘴是不能閉緊的，我可以感到她的牙齒輕輕地合在我的小弟上，有一點點刺痛的感覺，但更多的是興奮。



我試著輕輕地抽插了兩下，女孩的牙齒輕輕地摩擦著我的小弟，並不礙事，反而給了我更多的刺激。



於是我用左手托著女孩的後腦，右手扶著她的身體，配合著讓我的小弟在女孩的嘴裡一下一下地抽送著。



驪驪活著的時候就很善於在床上滿足我，而且她的口技一流，只是她永遠不讓我射在她的嘴裡。現在她死了，我要把握這最後的機會，好好地最後享受一次，誰知道以後還有誰能帶給我這麼大的快感？



我抽插的動作由慢到快，女孩的舌頭幾次把我的小弟頂在了嘴巴外面。



「妳還是不讓我射在妳嘴裡嗎？」



我加大了力道，幾次都感覺深入了她的喉嚨，感覺一點一點地躍上了頂峰，最後一次，我深深地插進她的喉嚨，顫抖著，把積鬱了許久的慾望全部釋放了出來。



真是完美的一次。



我緊緊地抱著她，讓她的臉緊緊地貼著我的下身，感覺她的柔軟的乳房正頂著我的大腿，高潮的餘韻走遍我們的全身，我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驪驪，這是我們做得最好的一次。」



我的小弟這回真的累得筋疲力盡，我跪坐在驪驪的膝蓋上，讓她的雙臂圈著我的雙腿，女孩的上半身就趴在我的腿上，而我的小弟，還被她含在嘴裡。



我用右手捏著她的下巴扳開她的嘴，左手扶著小弟把他從女孩的嘴裡抽出來。然後我抬起女孩的上身，輕輕把她向後一推，女孩的身體軟軟地向後倒去，重重地砸在床上，她全身震動了一下，接著又恢復了平靜。



我俯身過去，看著女孩那空洞無神的眼睛說：「再見了，驪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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